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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艺苑

专访

前一阵子痴迷地看电视剧《黎明之前》，“军统局总务处
处长”这个角色，让我联想到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深得军统
特务头子戴笠信任、28岁就被委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
沈醉。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见沈醉先生是他的女儿沈
美娟带我去的，那时沈醉先生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专员，已由战犯身份改为起义将领，后来连续当了第
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5 年的春节是沈醉走出战犯管理所后的第 33 个春
节，他元旦前刚做了手术，卧病在床。我去看望他，他见到
我第一句话就是，溥杰二哥走了整整一年啦。我深知两位
老人交情甚笃，他们在战犯管理所曾是“狱友”，同一批特
赦，同时分配在全国政协做文史资料整理工作。一位是将
级特务，一位是大清王爷；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一位是全
国人大代表。说起他们后半生走过的极为相近的道路和他
们之间超乎寻常的交情，沈醉先生老泪横流。

回想起一年前我们相约看望溥老，沈醉先生当时在溥
老书房写字的情形历历在目。我请溥老评价沈醉先生的
字，溥老摘下眼镜，对着他的字琢磨了一会儿，说：“你问我
他写的是什么体，什么体都不是，我只能说是沈体！”老人大
概很为自己给沈醉下的断语得意，合掌无声地拍着手，冲着
沈醉哈哈大笑。当时沈醉先生还是腰板挺直的，可溥老已
呈病态。写罢，他俩相对而坐，脸上除了那份共有的安详，
更多了一份亲情。老友相见的喜悦虽然让已无法掩饰病容
的溥老很兴奋，但那次聚会却冥冥中注定了他与溥老的永
久诀别。

溥老那次一直亲近地坐在沈醉身边，无论是取茶拿书，
病恹恹的溥老都拍拍他的手背，不让他起身，溥老说沈醉有
腿疾不方便。沈醉的左腿是他当年追捕革命人士时受的
伤，“文革”期间又被人踹了几脚，旧伤复发落下的残疾。沈
醉先生幽默地自嘲：“这是很不光彩的伤病，是革命者给我
的惩罚。”

1994 年的元旦、周总理忌日、春节紧紧巴巴地挨在一
起，让人喜庆中总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两位老人自然忘
记不了“特赦”后第一个春节周总理请客的事。溥老像个孩
子似的争着说起来。可惜，溥老这个有名的“马大哈”记错
了时间。沈醉先生当即举例“揭露”二哥。一次人大一位常
委的夫人去世了，溥杰因故未能参加追悼会。后来在人大
开会时，他拉住一位代表就说：“对不起啊，你老伴的追悼会
我没能参加……”那人大惑不解：“我老伴刚送我上汽车，怎
么死了？”旁边一位代表赶紧接过话茬儿说：“溥杰，你认错
人了！是我老伴刚去世。”沈醉为此专门写了副对子给溥
杰：“如椽大笔自成家，学习行文两不差；誉为冠军惭谬者，
忝居二位马大哈。”他们的调侃幽默，稍许缓解了溥老的病
痛，那些烦恼与伤心的事，也在这互为调侃中暂时扔到后脑
勺去了。

沈醉先生的记忆力奇佳，他说：“1961年春节的年初七，
周总理接见我们到12点多钟，然后邀请我们去后边餐厅就
餐。总理很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在北方要按北方人
的习惯请大家吃饺子。过去北方人请客上饺子，南方人认
为是一道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到后来饿着
肚子回去。今天我先通知大家，前面的凉菜吃完就是饺子，
后面没有别的菜！总理说完和我们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
来。”也就是在那次，周总理对沈醉说：“共产党从不计较个
人恩仇，特赦你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以
后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好事。”可以说，溥杰与沈醉的
后半生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期望。

沈醉先生说，共产党的博爱情怀我俩是深有体会的，溥
杰的家就是周总理保住的。溥杰的大哥溥仪第一批得到特
赦，临走前对溥杰说：“你知道为什么第一批没有你？就是
因为你爱日本老婆。我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事，和她一刀两
断吧！”别看溥杰平日优柔寡断性格绵软，但在这事上就是

“没商量”。他说：“我做不到！人家等我那么多年，我又从
心里爱她。”溥杰特赦回来后，周总理为了这件事把他们全
家叫到一起商量，就溥仪一个人坚决反对。周总理亲自做
溥仪的工作，说人家两口子有感情，怎么能做棒打鸳鸯这种
不讲人道、没人情味的事呢？在总理的安排下，溥杰把妻子
从日本接到北京团聚了。总理不仅成全了他们夫妻，还救
了他二女儿一条命。溥杰的大女儿因为恋爱问题自杀了，
夫人非给溥杰在中国留条根，坚持要二女儿留在父亲身边，
可二女儿爱上了一个日本青年，执意要回日本去，她们母女
二人为此闹得很不愉快。溥杰真怕二女儿再干出老大那种
事，整日愁肠百结。总理接到溥杰二女儿写给他的信后，把
他们一家三口请到中南海，对溥杰和嵯峨浩说，不能误了年
轻人的青春，女儿想回日本，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想什么
时候回来可以随时回来嘛！二女儿临行前流着泪对总理
说：“总理，我从心里感激您。”这就是总理的人道博爱情怀
啊。沈醉先生还说，周总理去世时，“四人帮”不让我们悼
念，我们就悄悄地在政协机关开座谈会，溥杰想第一个发
言，话没出口泪如雨下，后来竟号啕大哭，怎么也劝不
住……

两位老人对总理的思念让我明白了，伟大的政治家除
了他的丰功伟绩外，能使人景仰怀恋如斯者，就是他那博大
的爱心和浓厚的人情味了。

那天溥老为了表示赞同沈醉对“人间大爱”的解释，兴
奋地起身书写了：“人道博爱满人间”。沈醉先生为鼓励我

做一个好记者，写下“相交应恨晚，羡君
笔有神”。一个月后溥老离世，两年后
沈醉先生病故。这两幅字也许真的是
二老留给人间最后的爱了。抚今追昔，
我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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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中国画的写生概念、方法与西画的
区别

记 者：听说您对当前中国画创作中的写生问题有一些看
法，能否就此发表一些意见？

邵大箴：中国传统绘画历来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
造化，简单地说就是向自然学习，从客观自然中吸收养分，搜集
素材，获得灵感，以进行艺术创造。不向自然学习，艺术便是无
源之水、无根之木，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师造化，向自然求
教，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和途径，如身临其境的实地观察，对客观
物象做局部或全面研究以获得能刺激创作灵感的艺术感觉，用
绘画工具实景写生，等等。因此，师造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
是实景写生，或者说写生是师造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是全
部。此外，所谓写生的概念也不要理解得太窄，就是实景记录，
既可以寥寥几笔，大略地记录此时此地的印象，也可以细致、翔
实地记录、描写。曾经有黄宾虹坐在火车上观察和写生山景的
传说，火车已开了几里地，他还在写那个山头呢！他是在记录
自己的感觉和印象，在储备创作资源。我和卢沉一起出差到外
地几次，他随身带一小速写本，面对他感兴趣的人或景，勾画几
笔。张仃先生在外面写生，一坐一整天或更多时间实地实景写
生，当然取景有所取舍，服从画面整体需要，这是另外一种方
法，是把写生和创作结合在一起了，是一种“写生—创作”法，这
也是李可染先生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的。事实上，艺术进入现
代社会，写生与创作的界限已不像过去时代那样明显，现代艺
术家们把写生视为创作，吴冠中先生就是持这种主张的。他到
一个地方写生，先在周围打量转悠一番，找能吸引他的情景，继
而动笔描写。

写生的重要性在于克服艺术创作中的胡编乱造，在于引导
艺术家以客观物象为基础进行艺术构思。但是，有两点需要注
意：一是要有正确的写生方法，不要把写生当做一种标签，不真
正到生活中去，胡乱画一通，贴上写生的招牌；二是要认识中国
画的写生概念、方法与西画的区别。关于后一点，我认为是当
前中国画界需要特别注意的。

中国画有较为稳定的程式化语言，更加重
视继承，在继承中求新，走渐进的道路；西画则
更重视随客观对象变化而变化，更加重视创
新，偏向激进的变革方式

记 者：您认为中国画写生与油画的写生观念和方法有哪
些不同？

邵大箴：中西绘画都要以客观自然为研究和描写对象，这
是最根本的共同点。在写生方法上，中西绘画都要生动地反映
客观对象的特点，这也是共同的。不同的是，中国画的语言是
程式化的，与书法用笔有密切的联系，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追
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进入宋元之后，文人画成为正统，形成一
种有禅意的诗意化的语言体系。所以传统国画的传授是从临
摹古人的经典作品入手，学习、领会和逐步掌握前人的技巧，再
结合师造化即观察和研究客观自然，包括用写生法，验证古法
和学会个性化地运用古法，进入创作阶段。西画的学习方法是
先从画静止的石膏像继而画有生命的人体起步，练习写实的造
型功力，忠实地描写客观对象。两者的区别是：中国画从开始
就强调以古人的章法为准则，要有笔墨功力，语言要讲究诗意

和富有神韵。古典西画呢，首先强调写实造型，在这大前提下
讲究神韵、诗意等。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古典写实油画是自
然主义地描摹客观对象，不讲究神韵和情趣，那是一种误解。
不过，中西绘画语言体系侧重点不同，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回
避。人们把传统中国画和古典西画体系，分别用“写意”和“写
实”二字来概括，是很恰当的。但是要注意，写意体系的中国画
不完全排斥形似，主张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形写神；而写实体系
的西画也不是完全排斥写意，虽然西方文论中没有写意这个词
汇，但在评品标准中也讲究写形不要一览无余、面面俱到，要含
蓄、有诗意等近似的说法。总之，两种体系有共同的美学追求，
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从中西绘画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品评标准，可以看出两种绘
画语言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中国画有
较为稳定的程式化语言，更加重视继承，在继承中求新，走渐进
的道路；西画则更重视随客观对象变化而变化，更加重视创新，
偏向激进的变革方式。在对待写生的态度上，历代传统国画大
师重视观察和研究自然，真正对景写生的不多。史传黄公望晚
年因迷恋浙西富春江山水的奇丽、秀美，在江边山麓造屋“小洞
天”，居住其间若干载，为无用禅师创作富春山居图长卷。画卷
创作之所以费时多年，因为画家常“云游在外”，“袖携纸笔，凡
遇景物，缀即模记”，足见他对观察、体验客观自然之重视和创
作态度之严肃认真。无疑，这幅画卷艺术地反映了其时富春山
水的真实面貌，表达了他面对自然的真切感受，寄寓了他深藏
内心的情思。他以自然山水为基础，运用和发挥了艺术虚构的
手段，描写了他心中感受到的山水，而不是真山水的写照。我
相信，即使黄公望的同代人携带这件作品去按图索骥，查找其
中的峰峦坡石、树木丛林，以及许多平坡、亭台、渔舟、小桥及溪
山飞泉的客观真实性，也是要失望的。因为虽然客观自然给黄
公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灵感，但作为文人画写意大家，
他遵从艺术创造原理，尽情地写心中丘壑，描绘“峰峦浑厚、草
木华滋”步步可观的景象，精心营造出苍茫简远、气势雄秀的境
界。画中境界体现了他对富春江山水的独特认识和把握，表达
了他的审美理想，流露出他当时的心境。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
到我国古代山水画家“模记”自然景象的奥秘：以客观自然为范
本，取其形貌，但不拘泥于形貌的酷似，而关注表现山水的神韵
与精神，以抒发内心的真切感受。

清代中期之后，因为社会原因，文人画进入衰微期，末流文
人画家只崇奉古法而忽视向自然学习，画法陈陈相应，到了清
末民初，随着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画的变革也势在必行了。
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国人借助西画的写实造型，强
调写生，以改变那时中国画一味重复古人的痼疾，这是时代提
出的新课题。

师古人也好，师造化也罢，只有通过个人
的修养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记 者：有人说，上个世纪 50 年代前期李可染、张仃、罗
铭的写生实践“拯救了国画”，认为写生成为李可染为中国山水
画革新开出的一剂良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邵大箴：20世纪以来，中国画界的仁人志士应对社会和人
民大众新的审美需求，在人物、山水、花鸟各个领域进行了革新
的尝试。其间虽然各个历史阶段提出的口号不尽一样，但基本
内容是一致的，那就是“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力图赋予艺术作

品以现实的品格。在山水画领域提倡画家走出户外到大自然
中去写真山水，摆脱依赖前人不思变革的保守倾向。1954年李
可染等人万里行户外写生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在画界引起强
烈反响。不过，李可染的艺术成就远远不在于提倡写生和他的
写生成果，他当时提倡写生一方面出于他对艺术规律的深刻认
识，另一方面也有想用自己的写生作品表明，山水画完全是可
以反映时代精神的。这也是当时南北画家们（如江苏以傅抱石
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和陕西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画
派”）和李可染对写生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他说写生
包括“看”和“画”，他说一个山水画家一定要看尽天下名迹，踏
遍天下名山。又说：“有些人画得很好，但从来不写生，也可能
有此情况，事物有时会殊途同归。可能他观察了一些东西，研
究了一些传统。不过画多了，就可能千篇一律，形成个人的公
式化。”李可染强调，面对客观自然景色写生，首先要尊重客观
自然，并从认识和体会自然中寻找新的表现技巧。他说：“对大
自然，首先应该是忠实她，但要补充她、美化她。”李可染进而提
出“以一炼十”的主张，即充分利用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提炼，使
作品达到应有的深度。他还一再强调中国画写生的特点：“中
国画不仅表现所见，而且表现所知、所想。画此景时，不一定完
全是此时、此地的情景，也包括过去的类似此景的感受。”在这
里，他的思想实际上已从对景写生发展为“对景创作”了。不论
对景写生还是对景创作，李可染并不停留在这一步，他的理想
是在写生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更概括的艺术创作。到了晩
年，李可染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的朋友对我 1956年的写
生非常赞美，而对我现在的画倒有些疑惑，是因为我1956年的
作品接近西方写生画，而现在就不同了。”对此，他解释说：“东
方艺术比较宽，东方不只画其所见，而且画其所知、所想。”又
说：“从写生进入创作需要突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关。”这些话
表明，晩年的李可染对自己70年代以后的创作更加看重，对50
年代的作品认为多少还接近西方写生画。70-80年代，他探索
的重点是如何把带有写生特点的山水画和包括笔墨在内的传
统表现程式加以更完美的融合，使自己的创作更具主观创造性
和更有民族气派。在自己的作品《无尽江山入画图》的题字中，
他写道：“……此图以意描画，欲颂祖国山河之美。”这里的一个

“意”字，道出了他晚年的追求，也道出了中国山水画创作的特
色与魅力。

记 者：那么，您认为当前中国画领域在对待写生的态度
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邵大箴：我想，首先要理解写生是师造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的内容，而不是全部，对客观对象要看、写，在这过程中体会、思
考、研究，切忌浮光掠影地画一些表面现象；其次，写生有不
同的要求：搜集素材的实记和在描写客观物象基础上含有虚
构因素的创作，目前许多作品属于前者，后一种“写生—创
作”类型的作品较少。再者，要注意中国画的写生的特点，
不要完全用西画写实的手法要求中国画的写生，注意在写生
阶段培养写意的观念。最后一点，不要以为写生是解决当前
中国画问题的万能药方，行之有效的写生方法要坚持，同时更
要注意提高画家的全面修养。师古人也好，师造化也罢，只有
通过个人的修养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所以古人强调画家要

“师心”即尊重个人内心体验的重要。没有修养的画家，是不会
懂得怎样师心的。

———邵大箴访谈—邵大箴访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颜颜 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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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不是解决写生不是解决
中国画问题的中国画问题的

万能药方万能药方

近年来，在漆画中流行借助蛋壳材料进行
创作。人们对这种现象褒贬不一，值得探讨与
研究。在艺术史上，蛋壳镶嵌画是最早借助蛋
壳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之一。据考证，它起源
于古老的工艺装饰画——汉画像石，这是一种
流行于陕北安塞的、通常在炕围或锅围墙壁上
创作的民间艺术。由于工艺材料的独特，蛋壳
镶嵌画兼具有剪纸的味道、版画的效果以及平
面填涂空白的形式感。在制作过程中，最能体
现蛋壳审美价值的是漆画中蛋壳的运用，蛋壳
的开片就像陶瓷的开片和窑变一样，出现令人
意想不到的效果。它的独特文化内涵和艺术
魅力，让漆画从事者难以释手。

通常,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蛋壳镶
嵌需要根据画面整体或要表现内容而确定。
早先,蛋壳出现在漆画中用来替代白色颜料，
因为那时还没有白色颜料。经过几千年的发
展，蛋壳镶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漆画具有
独特性的艺术语言。一般来说，漆画的魅力除
了漆自身特性外，最吸引人的就是磨漆画的时
候产生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所谓“一半
人做，一半天做”。其中，蛋壳在漆画中的美感
和质感也是不可代替的，蛋壳皲裂的美感与视

觉的冲击力是没有任
何其他东西能够代替
的，它所表达出来的装
饰感、神秘感、历史感
沧桑感是难以言喻的。

有人说，“假如漆画不镶蛋壳，不镶螺钿，
不把追求漆画的装饰性、工艺性当成惟一的创
作目的，意味着要将漆画语言重构，这是漆画
创作观念的转变。放弃约定俗成的一些创作
方式，使漆画艺术语言趋向单纯化”。由此可
见，蛋壳对于漆画的作用多么重要。全蛋壳镶
嵌漆画是现代漆画的一种大胆尝试，即漆画整
幅作品用全蛋壳制作，使用的蛋壳包括红白鸡
蛋、鸭蛋、松花蛋、蛋壳粉等，这较之以往的漆
画是一种重大的突破，体现出视觉上重复的力
量。这样，蛋壳镶嵌从技术工艺转变成表达艺
术思想的视觉语言。把蛋壳当做一种绘画颜
料，在思想意识中“打碎”蛋壳镶嵌的束缚，用
各种蛋壳自身的固有色彩来组织画面的色
彩。例如，用红蛋壳和鸭蛋壳来区分画面色调
的冷暖；用白蛋壳疏密分布的镶嵌显示出质
感；用蛋壳的反复叠加体现出体积感；将蛋壳
反贴磨破制作不同的肌理效果，等等。另外，
蛋壳粉也是漆画重要的工具。将蛋壳粉大面
积地铺撒，通过铺撒的薄厚有层次地显露底
色，形成画面的黑白灰的对比，在凸显画面主
题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现代感。而

蛋壳开片由密到疏、由疏到密的排列，在黑色
与白色有序的对比过程中，更体现了形式单纯
不单调、和谐不呆板、单纯中有变化、丰富中寻
求统一的美感。没有看见制作过程的观者从
远距离看，无法发现画面全是蛋壳组织的，这
样蛋壳就被“物化”而赋予了新的生命意义。

现代漆画中过多地借助蛋壳进行创作，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引起了一部分强调漆画
的正统性的人的担忧。像陈圣谋就表达了这
方面的担忧，“有些误导过分强调了漆画的‘制
作性’，像蛋壳只是漆画绘制中的一种材料，但
现在漆画作品中到处充斥着蛋壳，我们现在往

‘工艺’靠的太多了。漆画是一种绘画形式，就
应该把‘画’放在第一位”。甚至有人质疑，漆
画中全用蛋壳淹没了漆的特性，不就成了蛋壳
画了？其实，任何画种和材料的问题都不在其
本身，而在于艺术观念的转变。换句话说，蛋
壳在漆画中比重的增加甚至是超过漆画的界
限的问题，应该是一个艺术问题。从漆画的创
作角度来看，漆画的创作首先要从“创”与“做”
分别来思考，然后再做到融会贯通、巧妙结
合。“创”就是要从漆的特性方面来思考，重视

通过利用漆的特性——不可复制性、不可预料
性，达到漆画特有的肌理效果。而“做”，一味
地强调追求漆语言、沉溺于漆工艺，为了体现
漆味道而忽略了漆画与其他材料的嫁接关系，
则会使人觉得穿凿附会，陷入为了效果而效果
的弊端。因此，强调漆画与蛋壳的有机结合，
根据艺术需要来决定两者在作品中所占比重，
是探讨是“漆”还是“蛋”的关键。

长期以来，漆画在人们心目中只是工艺
品，而且漆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画种。与
同时期的油画、国画及其他艺术种类相比较，
不论在题材内容的时代性上、形式语言的丰富
性与单纯性上，还是在作品内在精神内涵上，
都与其他画种有一定的差距。在其他艺术种
类步入当代思想的环境中，漆画停留在为“工
艺性”与“绘画性”、是否“平、光、亮”等基本问
题上，不能不说是漆画固步自封的结果。因
此，将蛋壳引入漆画，看似与现代漆画无关，却
是漆画走向现代的破题之笔。就漆画而言，应
该强调漆画的中心还是“画”，是有独创性的艺
术作品，而不是工艺品。这就需要我们寻找和
发现现代社会应具有的精神内涵、时代共鸣。
在我看来，无论是蛋壳镶嵌还是漆画语言的创
新在现代漆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漆画的
现代感不是单靠某一方面就能体现，它需要创
作题材、思想、表现形式、艺术语言、材料选择
等多方面的创新。题材和心灵的表现是漆画
是否具有现代性、时代感的重要表现方面。

小议现代蛋壳漆画
□张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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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邵先生痴情丹青，已在中国画水墨创作领域探索了十余年，其水墨作品真实、朴素、自然，凝聚着他的人文学养和人格

品性，被评论家称为“真正的当代文人画”。近日记者就中国画写生问题走访了邵大箴


